奥运会后关于汉语和汉字的一些再思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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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彰显了汉语和汉字的魅力，引发了我对汉语汉字的再思考。 

    赵元任说：“论优美，大多数观察和使用汉语的人都同意汉语是美的。汉语的文字系统，即使把简化字考虑在内，当然是很不简单的，可是它在优美性尺度上的等级是高的。” 

    先说汉语。有些语言学家，如美国的 布龙菲尔德，认为汉语是“指许多种互相听不懂的语言合成的语群”（《语言论》）。国内有些学者也有近似的看法。如果是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——我们的民族共同语怎么解释。民族共同语建立在方言的基础上，不是建立在语群基础上的。赵元任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正确而精辟的见解。他说，汉语和世界其他语言比，其普遍性应该是高的，不亚于拉丁语。赵先生分析：一个是从书面语看，汉语从古到今有统一的书面语；另一个从汉语本身看，各方言间语法没有大的差别，基本词汇也没有太多的不同。不同的就是语音。音的不一致应该怎么看？异中有同。赵先生说从汉语语音的体系来看,“有整套整套关系密切的音系”（见《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》，本文所引赵先生观点，均见此篇。）。这个结论非常重要，我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，汉语语音的统一性很强，各地方言都可以从《广韵》（其前身是《切韵》）得出解释；而且还可以对我们今日不同地区的方言差异作出合理的说明。例如《广韵》中好坏的好读上声，爱好的好读去声，今天北京话的上声好，调值是214，去声调值是51。重庆话里好字也有上声和去声的区别，而调值与北京话正好相反，北京人说“好人”，重庆人的当地发音，北京人听起来近似“耗人”。这种抽象的调类关系，使我们在语言交际时，形成自然的对应关系，稍微接触，就觉得很自然，并不需要去对照调值如何。外国学者大都没有看到这种整套音系网络，自然难以了解汉语语音的内在的统一性。这种统一性还反映在汉字的声符系统性上。像一、聿、律这三个字，看不出它们语音上的联系，但从声符系统上说，聿字从一得声，律字从聿得声，在《广韵》它们都是收-t的入声字，广州话今天仍如此。赵先生说汉语的优点很多，他说：“论优美，大多数观察和使用汉语的人都同意汉语是美的。汉语的文字系统，即使把简化字考虑在内，当然是很不简单的，可是它在优美性尺度上的等级是高的。” 

    赵先生说汉语也有弱点，比如汉语修饰语，不论单词还是长的分句，都必须放在被修饰语的前面。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考虑咱们汉语还有灵活性，有时候修饰语可以放在别处，放在后面。例如杜甫的诗“盘飧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”，“市远”、“家贫”都是表示原因的，杜甫将它们压缩在句子里，放在主语的后面。 

    讲汉语就要讲民族共同语；没有共同语，就无法使语言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交际作用，并顺利向后代延伸。我们的历史没有中断过，汉语是纽带。远在古代我们便有了民族共同语，史书上称其为雅言。《论语》说：“子所雅言，诗、书、执礼，皆雅言也”，是说孔子在读书和执行礼仪时，说共同语，不说山东方言。《尔雅》是我国第一部词典，产生在秦汉之交。尔即迩，是近的意思，雅即规范，也就是规范词典。对民族共同语的统一性要做点分析。在古代，文言文是有功劳的。如果都写白话，用各地的方言写白话，文献就看不懂了。文言文维持了汉语的统一性。当然，它后来僵化了，不便于应用，所以白话就发展起来。白话始于汉末魏晋，发展于唐宋，成熟于元明清。当白话的统一性扩大，质量提高后，用白话代替文言是时代的要求。20世纪初，“五四”现代白话文运动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，取得成功，但是在应用文范围内十分滞后。新中国成立，白话文的应用，普及到新闻、辞书、教材等各个方面，用吕叔湘先生的话说，形成了白话主管全局的形势。有了白话文，教育才能普及，才能实现现代化。我们要珍惜白话文，推进其规范性。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，按现代白话文的要求收字、收词，用白话文注释，用普通话注音，对维护汉语、汉字的统一，作出了贡献。 

    汉字的奥妙是：在表示字义时一般说具有唯一性，排他性，而记录字音时是随环境走的。从文化上说，汉字是华夏文明的代表，汉语拼音是希腊文明的代表，二美具，可谓相得益彰矣。 

    下面谈汉字。这次北京奥运会上各代表队入场时以汉字排序，别开生面。 

    汉字是华夏文明的代表。奥运会起源于古希腊，古希腊在文字上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音素字母，后称拉丁字母、罗马字母。从世界文字看汉字，需要与拉丁字母相参照。拉丁字母是音素字母，是古希腊人的创造。古代腓尼基人创制了一种辅音文字，辅音字母带有不固定的元音，属于音节字母性质。周有光先生说：“希腊人把带有元音的‘辅音字母’分解成为纯粹的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，使语音分析达到完备的程度。这好比第一步把物质分成分子，第二步把分子分成原子”(《世界字母简史》)。拉丁字母是人类文化的一颗灿烂的明珠。汉字是一种独特表形文字，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颗灿烂的明珠。唐德刚在《胡适杂忆》中有一段话：“平心静气地说，八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中，学者们还未找到第二种文字能与我们的传统语文比。它替我们保留了19世纪以前人类文明最丰富的记录，它保留的总量超过人类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……它更是高度文明世界里独一无二的、全始全终的、未经任何周折的原始语文。所以三岁的中国孩子便可背诵8世纪大诗人李白‘床前明月光’的‘原文’；今日国文程度好的中学生把公元前1世纪史学名著《史记》的原文，当小说来看，也不算什么稀奇。但是这些在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里，都是不可想象的事。” 

    汉字的奥妙在什么地方？汉字具有世界文字的共性，它是表示语言的符号，记录语言的音、义。汉字的奥妙是：在表示字义时一般说具有唯一性，排他性，而记录字音时是随环境走的。《新华字典》yī音节有一、伊、咿、衣、依、铱、医、祎、漪、壹、揖、黟等字，其表示的字义各方言没有什么不同，读音在普通话里读yī，而在各方言里读音就不一致了。因此汉字文本有相当程度的超方言的功能，有一定程度的超历史的功能。 

    从符号学看汉字，需要做些分析。符号分两层：一种是SIGN，符号内容和现实有联系，是一种不成熟的符号，汉字在开始的时候属于这种指号；一种是SYMBOL，符号和现实无联系。所谓指号，就是象形性，如甲骨文金文是象形文字：鸟画个鸟形，鱼画个鱼形。古人很聪明，他们就来改造这种文字的象形性，办法是，一，具象造字，抽象用字。如甲骨文里的一句话：“其自东来雨？”其指簸箕；自指鼻子；东指囊袋；来指麦子。这里全是假借的用法，用来表示抽象的词义（只有雨不是假借的用法）。二,改造这种象形字系统。把指号进行改造，慢慢去掉象形的尾巴。这种变化关键是隶变。隶书始于战国晚期，到汉代，隶书进一步发展，有了八分书，再演变为简便的新隶体，在汉魏之际再演变为楷书，到魏晋楷书地位进一步巩固，汉字的符号化完成，经过六七百年时间，脱离象形性，告别了“指号”。这真是凤凰涅槃，汉字在烈火中永生了。 

汉字也有不足之处，主要的是结构复杂，字量大，增加了学习的困难。但是汉字的优点也很明显，我们上面已谈到。朱德熙先生说：“汉字最大的优点是能够通古今、通四方。另一个明显的优点是能够区别同音词”（见《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）。汉字还有其他的优点。赵元任先生说：“汉语的文字系统，它的优点是双向度，容许较多的花样，因而能节省篇幅，加快阅读速度。”（《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》）。这次奥运会各代表队用汉字排序，的确易于识别。但是大量的排序，汉字不能做到线性化，拉丁字母的优越性显示出来了，所以我们的辞书、百科全书、医院的病历等，都是按汉语拼音排序的。我们的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从文化上说，前者是华夏文明的代表，后者是希腊文明的代表，二美具，可谓相得益彰矣。
（曹先擢/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、北京大学教授）    

